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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於97年6月份，前往位於舊金山灣區 (Bay Area) 的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 (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及加州柏克萊大學視光學院 (UC Berkeley, School of Optometry) 進修，在這兩所美國頂尖學府學習臨床眼科及視光醫學。於美國進修期間也參與臨床相關的研究活動，並以本院名義，於2009年5月在美國勞德岱堡市舉辦的國際視覺及眼科學術大會 (ARVO) 發表論文。
在這一年進修期間，適逢美國選舉新任總統，也碰上美國金融風暴，因此筆者除了在臨床醫療上的收穫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也有所體會。特別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長官和本院譚院長的支持及協助，筆者方可成行；而院內同仁在這一年的溫暖鼓勵與職務分擔，也是我深深感謝的。返國後希望能將這一年進修所學，貢獻給榮民袍澤及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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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於本院眼科門診病患之中，常見患有乾眼症、青光眼或角結膜炎等疾病之患者，這些眼疾在臨床上並不易治癒，醫師往往僅能給予一些輔助的治療以減輕症狀。而在台灣患有近視、遠視和散光等屈光不正之民眾，其比率之高更是一項並不光彩的「世界第一」。基於此背景，筆者利用為期一年的進修機會，赴美國學習臨床眼科及視光科學之醫療新知及診治方式。

過程

首先前往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史丹福大學是全美國最有名望的學術機構之一，大學係由鐵路大亨李蘭·史丹福（Leland Stanford）於1891年創辦，以紀念其16歲即不幸死於傷寒的獨子。位於校園北側的醫學中心，其眼科部門在數年來的全美醫院評鑑之中，都是美國西岸名列前茅的眼科中心。在史丹福的眼科門診中，觀察到他們對診間的設計，既隱密又體貼。而為因應國際化，也設有多種語言的專業翻譯，協助病患就醫。在各診療間內均有周密的設計，設備齊全，病患坐定後不需要移動位置即可接受全部的眼科檢查。候診室的設計，也寧靜而舒適，若是來自台灣的病人，一定會感覺如此的就醫過程和品質真是一種享受，但若看到就醫結束後的驚人帳單，可能又會懷念起台灣「俗又大碗」的健保制度吧！
在史丹福進修期間，也參加其眼科部主辦之眼科進修課程（Bay Area Ophthalmology Course），該課程為期一個月，師資堅強，除了史丹福的眼科教授之外，亦邀請許多來自Harvard及Johns Hopkins等眼科大師級人物前來教授。在數十年的經營下，口碑極佳，50多位學員中有半數是來自美國以外共16個國家，例如歐洲的丹麥、希臘、南美的秘魯或是非洲的南非，而亞洲的學員則是來自3個國家，除了來自台灣的我，另外則是來自西亞的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此進修課程安排得很豐富精采，譬如在眼病理的課程，就發予每一位學員一個真正的 Human Eyeball，在病理大師Dr. Marty Fishman教授的講解下，帶領大家實際了解各種眼疾和構造。而各種新型儀器的介紹，除了原理與功能的講解外，更讓每位學員均能親手操作學習。更難能可貴的是，我數年來在眼科臨床上所遇到的一些瓶頸與疑惑，也能利用機會向多位在各領域專精的大師們直接請教，而在忙碌的課程之餘，與各國學員交換眼科行醫的經驗，也讓我了解各國不同的就醫文化與保險制度。
在美國有關眼睛的醫學教育系統，與台灣並不相同，除了大學畢業後進入四年制的醫學院 (Medical School)，取得醫學博士 (M.D., Doctor of Medicine)後，經過眼科住院醫師的訓練而成為眼科醫師 (Ophthalmologist) 之外，另外一類是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四年制的視光學院 (Optometry School)，取得視光學博士 (O.D., Doctor of Optometry)而成為視光醫師 (Optometrist)。在美國的許多州，一般大眾若有眼睛的問題，通常先去尋求視光醫師診治，因此視光醫師扮演如同眼睛家庭醫師的角色，處理一般常見的眼睛問題，除了驗配眼鏡、隱形眼鏡等視光問題之外，還必需要診斷以及治療眼睛上的疾病。基於此一背景，在結束史丹佛的進修後，我便前往長期以來，均被評鑑為全美國公立大學排名第一名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進修學習。
柏克萊加大肇基於1868年，為紀念英國哲學家柏克萊先生而命名。視光學院位於校園東側，包含兩棟相連的大樓 (Old Minor Hall and Minor Hall Addition)，無論門診中心、手術室和實驗室均設備完善且資源充裕。在柏克萊視光學院進修期間，也參與其病例及期刊討論會。而東西文化的不同，在參與討論會時讓筆者印象深刻。在東方的醫界文化，非常強調「尊師重道」，我們很容易由醫師的服裝或開會時的坐位與發言上，分辨出誰是資深，誰又是資淺的醫師。而在西方的醫界文化，則師生之間彼此尊重，但每到病例或期刊討論會時，則師生間互相討論的風氣熱烈，學生遇有問題也勇於發問，甚至挑戰師長們的評論意見，在精彩的一問一答之間，每每讓我對許多問題的思路更加清晰，這也才明瞭為何美國醫學能長居世界先驅，並能經常研究出新的觀念和技術，是因為他們「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

在美國進修期間，也致力於臨床相關研究，並在2009年5月於佛羅里達州勞德岱堡市舉辦的國際視覺及眼科學術大會(ARVO)上，以本院名義發表壁報論文「The Effect of Eye-Rubbing and Breath-Holding on Corneal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ARVO算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眼科研究會議之一，大會中發表的論文從臨床眼科、人體試驗到基礎醫學的動物研究，應有盡有。因此我須在行前就將有興趣的研究和課程，事先研讀標示，在會場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吸收到最多的新知，並與其他相關領域的各國醫師交流互動。參加ARVO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麼多人參加的大型會議，主辦單位無論在會場秩序、場地佈置、會程時間的控制上皆有條不紊，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心得
一、在美國的醫學教育系統是在大學畢業後才進入四年制的醫學院，因此在醫院裏的醫師充滿各式各樣人才，有些醫師在大學主修的可能是文學、心理或藝術。因此美國的醫師在面對臨床問題時，常能以較多元的角度去探討瞭解，也更多了一點人性的關懷。
2、 進修期間適逢美國選舉新任總統和加州州議員、舊金山議員及表決一些法案。他們的選舉張力不大，但媒體上對爭議性高的法案，均有充分理性的討論，即使同事或朋友間支持不同的候選人，亦能彼此尊重包容，此對社會的穩定，極有幫助。
3、 東西文化的不同，也讓筆者印象深刻，小至打招呼的方式，開車的禮儀，大至對個人隱私權之尊重，社交場合的禮節，均值得吾人省思。但美國人對免洗餐具與能源資源的濫用，以及多數人均無垃圾分類的習慣，實非來自台灣的我所能理解的。在美一年也感受到如果和台灣人民認真工作的程度相比，可能美國人是要略遜一籌的。尤其美國特有的消費習慣「只要銀行可貸到款，就敢買」，和極低的儲蓄率，反應在近期由美國帶頭引起的連鎖金融風暴，也就不覺得意外。
建議

一、台灣的醫生非常忙碌操勞，門診患者也多，或許無法像美國醫生看病前

先寒喧自我介紹，看完病人後還與病患互道珍重，並協助行動不便或視力不佳的病患離開。但我們仍應做到詳盡的解釋病情，並耐心回答病患的問題，如此才會有良好溫馨的醫病關係，病人也不會視看病是一件苦差事。
二、有非常多來自亞洲、歐洲及中南美洲國家的醫師，到美國進行醫學交流。出國進修不僅可精進自己的醫學專業領域，而在國外多元化的生活經驗，也是人生另一大收穫。希望政府能持續提供國內醫師出國進修的機會，以培養人才，提昇醫療品質。
三、英語是世界語言，不管來自世界上那一個國家，國際人士之間的溝通必須靠英語，許多最新的醫療新知也須運用英文來吸取。最近欣見許多大學對一些專業科目，均要求教授以英語授課，並注重啟發式、邏輯性的思考訓練，而避免填鴨式灌輸和機械式背誦，相信以台灣人民的智慧和拼勁，我國的整體醫療水準也有機會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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